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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有色的陈家大院 

———论《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妻妾成群》的影视改编

罗新河，唐小叶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小说《妻妾戍群》的改编首先呈现在电影文本的再创造上：人物冲突的选择性呈现，故事
背景的南北转换，小说意象的影像化设置。其次，电影在视听语言的叙事上，以对比强烈的色彩叙事、音响与环境的交融、典

型场景的再现，形成了视觉与听觉上的冲击。最后，电影塑造了不同阶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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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与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字描写可以带
给人无限暇想的空间与深远的韵味；而电影难以做

到文字的意味深长，却可以直接给人带来多种感官

上的刺激。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由小说《妻

妾成群》改编而来，其中有许多超越小说的独特改

编之处。正是这些改编使得电影具有了自身的生

命力，从小说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全新的主体。

　　一　电影文本的再创造

《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文本上简化了人物冲突，

对角色之间的矛盾选择性地进行了呈现。以四太

太为故事主线一脉相承，故事发展有起有落、高潮

迭起。电影的时长有限，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讲述一

个完整而激动人心的故事，必须以激烈的人物冲突

展现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地域的转换带动了一

系列意象的出现或改变，每一种意象的出现或改变

都有其实质性的意义，几个典型的意象往往就能让

人记住一部电影。

（一）人物冲突的选择性呈现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苏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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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价值的是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那种

敌意、仇视，那种有意无意的自相损害和相互摧

残。”［１］小说中，几位太太之间明争暗斗，相互算计

几乎到了一种你死我亡的地步。电影对小说中太

太们的争斗有所突出，从最初的表面平和发展为最

后的剑拔弩张，矛盾不断激化上升。

电影里大太太这个人物被简化，与其他人也没

有发生明面上的冲突。影片中的冲突主要是围绕

其他三位太太发生的。最初是梅珊与颂莲争宠，谁

也不服谁；后来是卓云对梅珊和颂莲的算计，颂莲

和梅珊反而在相处中有了惺惺相惜之感。冲突以

颂莲假孕被揭穿、梅珊偷情被抓为情节高潮，以卓

云的最终胜利告终。电影里三太太的死是因为颂

莲醉酒不小心说出了她与高医生的情事，从而被二

太太利用，小说中三太太的死全因二太太的精心算

计。两相比较之下，电影中二太太攻于心计的一面

被减弱，女性间不再表现出强烈的刻意算计、不死

不休的意愿。小说中三太太死于封建传统中妇女

间的算计，而在电影中则带有偶然色彩。

除了太太们之间的相互算计，雁儿这个丫环也

是陈家后院不得不提的女性角色之一。颂莲的到

来断绝了雁儿当太太的可能，因此她多次用巫蛊诅

咒颂莲。在小说中，她因事情败露被逼吃下草纸而

病死；电影中则是因向卓云揭发颂莲假孕而被颂莲

举报偷偷点灯、执行家法罚跪感染风寒而死。这一

改编是电影的成功之处。巫蛊之术是中国传统习

俗里的糟粕，小说中雁儿连着两次使用，电影中也

使用了一次，从侧面说明传统女性深受封建迷信思

想的荼毒，将希望寄托于毫不现实的诅咒之上。电

影中的改编一是希望破除封建迷信，二是吃草纸实

在是一件污秽的事情，不便于在电影镜头下呈现。

人物冲突的选择性呈现多是受电影时长与表

现手法的影响，电影中所选择的都是最典型、最激

烈的冲突，能让故事顺着一条线展示在观众眼前，

又不显得枯燥乏味。同时这又是一种对人物的选

择，突出表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形象。小说中的主

角是颂莲，电影里仍以其为主角，但同时突出了二

太太与三太太的形象。人物冲突的选择性呈现始

终将女性角色置于最显著的位置，从而更好地诠释

了女性命运。

（二）故事背景的南北转换

原著《妻妾成群》中，作者苏童设定的地域是苏

州，苏州是苏童的家乡，是他心灵的栖息地；而电影

里的背景却是在北方，这跟导演张艺谋的北方情结

相关。张艺谋许多电影故事都发生在北方，他是北

方人，更喜欢北方的粗犷、苍凉与辽阔。他将小说

里的江南小院搬迁到北方高墙耸立的大宅院，也因

为北方大院更能显现出女性在封闭建筑里的无能

为力。北方建筑四四方方、封闭对称，是封建传统

的物化形式，大片大片的灰色建筑更有利于营造影

片阴冷、悲凉的气氛。

随着地域的改动，许多东西都随之不一样了。

推论苏童的小说背景是在苏州，是因为小说中多次

提到后院的花园，尤其是推开窗就可见的那架花开

花谢的紫藤，这样的构造更接近于江南小院的设

计。颂莲是在夏末秋初进府的，下了轿子俏生生地

立在一片草地中。重阳节时，颂莲和飞浦还一起赏

菊，讨论喜欢哪种菊花。到了电影里，从头到尾没

有出现过任何带有生机的植物。紫藤是随着“井”

的消失而消失，而赏菊这一节也没有出现过。植物

往往代表生机，小说中颂莲进府后紫藤还开过几次

花，而电影没有任何植物的出现，也是因为这个院

子是没有生机的牢笼，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小说里颂莲进府是在秋天，新太太进府是在第

二年的春天。电影里颂莲在夏天嫁入陈家，第二年

夏天娶了新太太。历经夏、秋、冬，就是没有春天。

电影没有生机勃发、万物生长的春天，说明陈家大

院就是一个没有生机的地方。任何生命在这里只

有不断老去走向死亡，不会有生长或新生的机会，

就如影片中从未出现过任何绿色植物一样。

（三）小说意象的影像化设置

在电影中，加入了原著所没有的大红灯笼，将

点灯演变为一种特殊的仪式，陈家大院的恩宠程度

也就一目了然；同时，电影将原著中的“死人井”改

成了“死人屋”。这两大意象的改动，跟电影与小说

背景中的地域变动有很大的联系，同时也是电影要

在短时间内达到表达效果不得不进行的变动。

在影片中，尤为突出大红灯笼的作用，从四太

太入府的开头起，到结尾的镜头颂莲在大红灯笼下

来回徘徊，那两排大红灯笼形成的画面，在观影者

脑海里挥之不去。原著里并没有这样仪式化的点

灯过程，电影想将小说里女性所受的压迫更为明确

地表现出来，就增加了一个挂灯、点灯、捶脚、灭灯、

封灯的充满仪式感的环节。“从电影深层次象征意

义来说，它所表现的性权力较量与中国文化的深层

结构有异构同质的关系。”［２］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只

能不断相互算计、相互伤害，谁也不会是最终的胜

利者，有的只是无休止的倾轧和迫害。

９６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总第１１８期）

另一个大的改动是将原著里掩藏在紫藤花架

背后的“死人井”改成了“死人屋”。原著里的“死

人井”在紫藤花和落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阴森、恐

怖，颂莲也不止一次地探头去看井水，每次看到的

都不一样。其中还有很多她自己的联想：她觉得井

底有一只手要将她拉下去，有人喊着她的名字“颂

莲，你下来，颂莲，你下来”；她觉得井底会有两个

鬼，一个是她，一个是梅珊。这些不仅加深了读者

的恐惧感，也是对结局的一种暗示。影片中将其改

成了“死人屋”，颂莲去看过一次，打听过好几次，都

不得要领就索性丢开不理。谁知最后梅珊和颂莲

的命运都与那间废弃的屋子相关。“死人屋”建在

屋顶最高点，最接近天空，能最远地望到外面，可这

最接近天空与自由的地方带来的却是死亡。

大红灯笼和“死人屋”都十分契合电影的意念，

既加深了自身作为意象的象征意义，又深化了影片

的思想主题，且两种意象都与剧中女性命运息息相

关。“大红灯笼”代表着女性的荣宠与地位，“死人

屋”中女性被封建礼教所“处决”，这两种意象可谓

相辅相成、相互呼应。

从意象、地域以及人物关系，电影中每一项改

编都恰到好处，充分发扬了电影叙事的长处，弥补

了其相较于小说的不足。在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里讲述了几位女性的悲剧，文本再创造的成功从根

本上保证了电影的水平。

　　二　电影视听语言叙事的加入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录与传播手段，本

身集聚了声音、画面、色彩等要素。每一种要素都

是其表达主题的叙事语言，并且每部电影的叙事要

素都具有其独特性。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巧妙

加入的视听元素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对比强烈的色彩叙事　
影片的色彩运用总体形成了冷暖色调的强烈

对比。“张艺谋是一个敢于突破传统色彩、寻求色

彩的视觉冲击力的创作型导演，在他的电影《大红

灯笼高高挂》中就凸显出强烈的画面色彩感，营造

了唯美、浓烈的色彩艺术。”［３］１４４影片中大量的色彩

对比，很容易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黑与红是影片中运用最多的颜色，两种颜色的

对比时常存在。当四太太怀孕的消息传遍陈家大

院时，她的院子点上了长明灯，一院子的灯形成一

片橘红的光影；而当假孕的事情被二太太揭穿后，

一句“封灯”，所有的灯笼被熄灭并罩上了绣着金色

龙纹的黑色罩布，连窗帘、门帘都不例外。颂莲走

出房门，一身红衣站在院子里时，红与黑再次形成

鲜明的对比。四太太的一身红衣是她往日荣宠的

象征，喜庆的红衣还没来得及换下，院子里已经只

剩下一片黑色。这种红与黑的对比正是女性喜与

悲的体现。

红色还代表着四太太颂莲年轻的热情、如火的

生命，当红色被黑色所覆盖取代时，她的生命也就

只剩下黑色。封灯意味着无限期的失宠，这对年轻

无子的姨太太来说无疑是最绝望的事情。“红灯笼

不仅映射出大院内的女人们的悲欢生活，更是深刻

地折射出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发生在女人身上的

种种凄凉感，它代表的是人类命运无法躲避的

处境。”［３］１４５

红色还出现在太太们的着装上，颂莲与飞浦的

初见，颂莲一袭红裙与飞浦的红短褂相呼应。梅珊

第一次出场，穿了一件大红旗袍，符合她娇俏、张

扬、高傲的性格，并且此时她刚见过高医生。红色

在电影里不常出场，人物每次穿红色，或是有喜事

发生，或是跟爱情有关。

相比红色而言，颂莲穿的次数最多的是白色衣

服，这与她纯洁、高傲、孤冷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她

进府时穿着白色的学生装，一脸清纯与冷傲；而后

的日子里她多次穿着白色衣服，则是落寞居多。最

后那场大雪，四处白茫茫的，掩盖了许多残忍血腥

之事。雁儿跟三太太梅珊都死于这场大雪中，死于

这个大宅院的互相算计中。凭白给洁白的大地印

上了不可磨灭的黑色印迹，一如雁儿身前的一堆黑

色灰烬，一如抬梅珊去“死人屋”留下的一串串

脚印。

红、黑、白三种颜色贯穿于整部影片，每一次出

现都有其深刻用意。红色的出现代表着权利和地

位的流转，牵动着人物的欲望，对爱情和自由的追

求。黑色吞噬着人心，象征着黑暗与无法挣脱的封

建礼教，甚至是死亡的恐惧。白色本该是纯洁无暇

的，却在无意中掩盖了黑暗。三种颜色相对独立，

又相互对比，将营造氛围、塑造人物性格、预示人物

命运与推动故事发展等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二）音响与环境的交融

音效的合理使用能让画面更具感染力、人物个

性更加突出、人物心理更易于被观众理解。在《大

红灯笼高高挂》中，音效的使用具有其独特之处，紧

扣情节发展与人物心理，十分恰当合理。“张艺谋

导演因为认知到音乐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电影中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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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使用多种变换的音乐从而增加电影震撼效果，

同时也增强了影片的文化魅力。”［４］

影片中每个人的声音各有特点，又契合角色的

人物性格。颂莲、雁儿年轻，声音自然清脆纯净。

三太太梅珊是唱戏的名角儿，声音悦耳婉转。人声

里最突出的是陈家老爷的声音，语调平淡缓慢，自

带一股威严、霸道，还有随年龄而有的苍老之感。

这一角色并没有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要

么是一个背影，要么是一个模糊的光影，所以声音

就成为了表现人物最重要的手段。这种闻其声却

不明其人的处理手法，能让观众更明显地感受到陈

老爷的威严与不可侵犯。

人声之外，还有乐声。片中所使用的配乐均带

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如影片开头的京剧锣鼓声，迎

亲时的锣鼓喜悦声，尤其是贯穿全剧的三太太梅珊

的京剧唱段。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我国传统戏剧

最具代表的剧种，选用京剧也是导演对民族文化的

一种敬重与弘扬。值得留意的是，在四太太颂莲的

成婚当晚，配乐用的是哀伤婉转的女声长调。声音

忧伤凄凉，毫无半点喜悦之气。新婚本是开心欢快

的事情，但导演却选择了一段忧伤的小调配乐，隐

喻新婚之夜是颂莲人生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因为陈家特殊的楼房构造，影片中捶脚的声音

散播到各个院落。本是枯燥乏味的声调，却传递出

太太们对恩宠的渴望。因为这个声音，太太们生出

了无数争宠的心思。还有飞浦悠扬的笛声，三太太

梅珊的京剧，都在陈家大院的上空回荡，悠扬且空

灵。这些声音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所

大宅院的压抑与凝重———即使声音能传向远方，人

永远也跳不出这个枷锁。

人声、乐声、响声声声入耳，与电影的画面有效

结合起来，节奏、长短、音高、插入点都恰到好处。

尤其是大量民族乐声的加入，增强了影片的艺术

性，极大地渲染了影片的主题，塑造了鲜明的人物

形象。声音叙事也是电影叙事手法必不可少的手

段之一，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典型场景的再现

电影的视觉效果、画面的内容以何种角度呈现

在观众面前，与镜头的使用是分不开的。特写镜头

能直观表现人物的外貌，远镜头能展示出大范围的

环境，长镜头一般跟随人物移动，将画面的纵长展

露无遗。主观镜头则是从片中人物的角度来看世

界，近景与远景的交替使用，既形成了对比，又能将

角色的心理感受传递给观众，渲染气氛。在本片

中，导演通过镜头的交叉使用，让人感受到陈家大

院的幽深、清冷以及最后的恐怖绝望。

影片开头是一个较长时间的人像特写，画面定

格在颂莲的脸上，模糊的背景是一个糊着白纸的窗

户。颂莲脸上平静，看不出悲喜，眼睛里透着的是

与年龄不相符的漠然。没有表情的面部，是对还没

开始的新生活的无望甚至于绝望。当两行清泪缓

缓落下，背景里迎亲的喜乐就开始响起。

颂莲与飞浦第一次相见时，夕阳的余晖洒在平

房上，带着橙红色的暖意。飞浦坐在窗口上吹笛

子，颂莲一身红裙款款而来，立在门口一半的身子

洒满阳光。两人转身走出长廊时，在长廊的两端同

时回眸，导演给了两人一个全身的特写镜头。此时

的颂莲侧身回望，就像一位遗世而独立的佳人。回

眸相望的这个画面，是颂莲跟飞浦男女间暗生情愫

的开始，是颂莲朦胧中对爱情的追求。

另一典型场景是梅珊被抓回来的第二天清晨。

当时，屋顶覆盖着皑皑白雪，梅珊在无用的挣扎下

被一群仆人送进了“死人屋”；颂莲紧跟其后，想要

一探究竟。这里远景与近景不断切换：远景看到梅

珊在一片白雪中被迫赴死，雪地里踩出一串脚印；

近景抓住颂莲的神态，让观众看到她脸上的着急、

茫然和恐惧。处决梅珊时，是以颂莲的视角进行远

景拍摄，这种看不见事情发展过程的镜头画面，更

令人觉得恐惧。两种镜头的不断切换让观众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梅珊的无奈和颂莲的恐惧。

片中还通过许多远镜头展现陈家大院的格局。

这里，四方的院子限制着女性的行动，也禁锢着她

们的心。在这个院子里，她们没有别的选择，更没

有追求爱情与自由的权利。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点

灯的院落，是一片灰蒙蒙的画面，只有大红灯笼发

出的橘色灯光点缀其间。影片的最后，也是颂莲在

新太太点灯的庭院中来回地走着，不停地徘徊，却

怎么也走不出这个小院子。画面不断出现重影，模

糊又再清晰，颂莲始终在大红灯笼下低头走着———

在大红灯笼里颂莲迷失了自己，也囚禁了自己。

看完整部电影，观众会对以上几个画面印象极

其深刻，眼前会一直浮现着大红的灯笼与颂莲那张

平静的脸。这些经典画面的塑造使电影在叙事方

面有了更强的感染力，同时也使电影在观众心中留

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不论是布局森严的院落远景、

大红的灯笼，还是颂莲在片尾的来回徘徊，都始终

契合着本片压抑、悲凉、深沉、苦闷的氛围。

由电影里对色彩、音效、画面的绝妙使用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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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张艺谋导演炉火纯青的专业功底。电影里每一

位角色的性格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又通过这些人

物的性格表现呈现出电影深刻的文化主题。电影

对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描述十分到位，对传

统社会的封建专制与男权制度提出了掷地有声的

抗议。以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主题，又以主题

思想来深化人物形象，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５］

　　三　电影中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小说中，女性形象中重点突出了四太太颂莲，

男性形象也有笔墨描写。但在电影中，女性的戏份

较为平衡，成功刻画了一系列封建背景下的女性形

象，如上等阶层的四位太太、下等阶层的雁儿，展现

了封建社会里不同阶层女性的悲惨命运。电影中

将男性形象完全置于配角的地位，陈老爷、大少爷

飞浦、管家陈白顺都没有过多的镜头展现。

新娶的四太太颂莲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

生，在她的身上有着新旧文化的交融。她受过新式

教育，但在面对家庭剧变时也只能选择嫁人这一条

路。进入陈家之初，颂莲还保持着学生时代的纯真

与善良；而当她享受到受宠所给她带来的满足时，

她所受到的新式教育早就消失地无影无踪，骨子里

传统的女性思想开始占据上风。颂莲开始为了争

宠采取欺骗的手段，这种攻于心计的做法是旧时代

女性的生活常态。

二太太卓云与大太太毓如都是封建传统卫道

士，她们在这种制度里长大，完全服从于这种制度，

也维护着这种制度。大太太毓如是正室，育有一对

子女，在陈家有着绝对不可动摇的地位，她代表着

作为正室嫡妻这一类人，为自己的家庭、丈夫付出

了青春与精力。而二太太卓云，没有大太太的地

位、三太太的美貌、四太太的年轻，更没有儿子，她

只能抓住老爷的宠爱，才能在这个大宅院里生存下

去。二太太这一类人无疑也是可悲的，她们被封建

制度残害，又对封建制度深信不疑，转而迫害其他

女性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丫环雁儿一心想着当太太，她只知道当了太太

就能过上好日子，因此而出卖颂莲，帮助二太太打

压颂莲，想凭此拉下四太太，自己成为新太太。但

她只是封建制度及男性强权下的牺牲品。她是陈

家的下人，地位低下，身上背负着封建制度和掌权

者的双重压迫。颂莲不能轻易对付得了卓云，却随

时能置雁儿于死地。雁儿的存在加深了影片中的

女性悲剧色彩，雁儿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没有生命

自主权、只能任人摆布的下层女性的代表。

在这部影片里，作为主角出现的几个女性形象

都是悲剧的化身。她们有不同的可悲之处，却又有

共同的悲剧来源。她们都深受封建传统的压迫，永

远不能翻身。第二年夏天，陈家又娶了一个新太

太，象征着女性的悲剧是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

几位女性形象的刻画，代表了不同阶层女性的共同

悲剧，这是大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无奈与悲哀。

《大红灯笼高高挂》从电影的拍摄、内在的深刻

意蕴以及对小说的改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并

且处理地恰到好处，这正是这部电影独特的艺术特

色所在。跟其他的同类电影不一样，这部影片有着

自己独特的叙事视角；结局也不是期待中的大团圆

结局，前一个女性悲剧还没有完全结束，另一个女

性悲剧就已开始。在这部影片中，编者与导演想通

过陈家大院里的明争暗斗、相互算计，来唤起人们

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以女性的悲剧，来揭示中国几

千年来封建礼教专制、男权社会对人性尤其是女性

的摧残。

电影对小说文本的再创造，是这部电影的成功

之处。电影在视听语言的叙事上具有自己独特的

风格，融入其中的民族元素使张艺谋的作品具有独

特的品味与辨识度。电影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女性

悲剧形象，这些形象性格饱满，个性鲜明，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是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也

是其历经多年依旧被奉为经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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